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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潍坊市作家协会、书法
家协会名誉主席 王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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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是一种干果。敲开它的硬壳，露出
大脑般的果仁，入口香脆。以之制油，营养
丰富，是上等的调味品。
  家乡的核桃有悠久的历史。据老人讲，
我们村那棵最大的核桃树杈上，可以摆上一
张八仙桌。惜我生已晚，没有见到。可大有
合抱的并不鲜见。收核桃要用长杆子打。一
棵核桃树要四五个人上去，一人包一根大树
枝。我力气小，别人打完了，在树下抽烟，
我还在那里一杆子一杆子地抡。
  刚下树的核桃，裹着厚厚的绿皮，鲜的
很。架上火，烧半个小时，绿皮变黑，一剥即
脱。再敲开里面的硬壳，嫩黄的果肉腾着香气。顾不得烫手，
揭下果仁外那层薄薄的黄皮，忙不迭地填进嘴里，嫩生生的
脆，还隐隐的甜。
  烧核桃好吃，但毕竟有些麻烦。简捷的办法，是直接用镰
刀劈开吃。
  夏历七月，核桃满仁。约几个伙伴出坡割草，动镰前，先
到一棵大核桃树下吃鲜核桃。有的上树打，有的树下拣，一会
儿就是一堆。把镰倒竖起来，镰刃朝上，左手扶住镰把，右手
将鲜核桃“咔”的一声立在镰刃上。攥起右手，一拳砸下，核
桃一劈两开，下开上连，再将核桃旋转半圈，卡在镰上，又是
一拳，一个核桃成了四瓣，顺手用镰尖将核桃仁抠出，塞入口
中。边抠边吃，又脆又香，这口还没舍得咽下，又有几瓣塞进
了嘴里。
  这个吃法省却了生火的麻烦，也多了一点割破手的风险。
关键是那一拳，轻了劈不开，重了易伤手。把握好轻重的度，
两拳成四瓣的感觉也是很爽的。

  香椿分布甚广，香椿
炒蛋是既寻常又具时令特
色的佳肴，无须赘言。我
要说的，是别样的吃法。
  香椿树耐瘠薄，房前
屋后，堰边地头，皆可生
长。株株丛丛，蓬蓬勃
勃，生机一片。早春，其

芽将发之时，将蛋壳罩于枝
端。半月许，芽满蛋壳，举手

掰下。去壳，嫩芽团团，浅黄中
略现红晕。蘸以蛋糊，沸油炸出，

深黄间浅黄，浑圆如大丸，名“炸花喜团”。入口香而酥，气
清而味鲜。
  “炸花喜团”鲜则鲜矣，未及长成而啖之，似感奢侈。另
一种吃法可避此憾。让香椿发至半拃许，小叶初成，梗肥嫩正
宜。芽在枝顶，一枝一簇，一掰即下。芽蒂紧缩，芽头乍放，
抖擞着精神。将鸡蛋搅匀，着少许粉团，调为稀糊，捏住芽
蒂，在稀糊中一滚，迅即放入油中。“吱啦”一声，香椿在锅
里翻腾，香气在锅外四溢，透窗出屋，刹时香满小院。取笊篱
捞出，芽头蓬松开张，黄里泛红，名“炸佛手”。牵了芽蒂，
送入口中，个中滋味，非我拙笔能言，须亲口品尝方得。
  还有一种吃法，腌香椿。只用盐，不用油，易操作，耐储
存。香椿要嫩，要鲜，莫捂，不蔫，长不过三寸。以清水涤
净，再晾去附水。铺一层香椿，撒一层粗盐，直至盆满。七八个小
时后，在香椿将蔫未蔫之际，和盐而揉。取一把，揉一把，先轻后
重，揉匀揉透。嫩不可支，触手怕折的嫩芽，在粗盐中反复揉
搓，竟然不脱叶，不断筋。每至此，我便感叹物化之境，竟如
此神奇。
  揉过的香椿，留盆中过夜，以渍入盐分。次日晨，将盐
抖净，置入坛中。月余，香椿由绿渐红，谓之“发过”。
取而用之，梗柔叶软，入口却有脆感。佐面条最宜，
谓之“香椿面”。要想吃鲜的，可直接放入冰箱，
随吃随取，一年后还是绿的，鲜味不减。

  煎饼作为一种食
品，可口，耐嚼，易
储存，广受欢迎。而
柿子煎饼又平添了一
些意趣。
  霜降过后，柿子下
树。多半是刮皮，晾晒，
生霜，做饼售卖。母亲每年
都要留出一筐，做柿子煎饼。
  先将这筐柿子平排在一个大笆篮里，上敷一层洁净的干
草，挡住喜鹊啄食，置之朝阳处晾晒。任露浸霜打，雨淋雪
盖，皆无需理会。两个月许，柿子靠了阳光，渐渐变软，慢
慢熟透。厚厚的柿皮变得薄如鲛绡，红如丹朱，活像一颗颗
红玛瑙排在那里，只是肥大了一些。
  过了腊八，母亲放下鏊子，先把煎饼糊摊在鏊子上，再
轻轻揭去柿子那层薄皮，均匀地敷在煎饼上。那浅黄色的煎
饼，刹那间变成了深红。烤熟，烙干，揭下。咬一口，酥

脆，甘甜。每当这时，我总是蹲在厨房门口。那第一张
柿子煎饼，不用说就先递到我的手里。

  这柿子煎饼，不能在鏊子上刮，比普通煎饼
厚了不少，厚薄也不均匀。厚而脆，不能卷，
拿它卷大葱是不行的。只能折断，摞起。可它
好吃，易存。过了春节，吃到二月二不坏。更
可贵的是不加糖，没有防腐剂，不添人造色
素，一任天然，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如今市场上排有各色煎饼，小米的、玉米
的、全麦的、杂粮的，还有加芝麻、核桃仁
的；有手工的、机制的；有方的、圆的，还有
一缕长条，自己切着吃的。可是，找不到母亲
做的那样的柿子煎饼。
  母亲不在了，那柿子煎饼只能在梦里了。

  祖父的柴门外，有一道篱
笆。篱笆的东南角，有一棵高大
的枣树。
  家乡多产圆铃枣，而这一棵
的枣儿却是长长的，特脆。因了
它的持别，还有嘴馋，我很是关
注这棵枣树。春天，开出细碎的
黄花，引来一树蜜蜂嘤嗡。花谢

果生，嫰嫩黄黄，翡翠一树，煞是
好看。

 入了秋，枣子蒂部有点水红，这时就
有甜味了。脱下鞋子，爬到树上，边摘

边吃，吃不迭的放进口袋里。这时祖母总是
在树下仰着头吆喝：“小心别扎着，抓住树干别掉下来！”
枣子的颜色渐上，我上树的次数也就更多。
  秋风吹上半个月，枣子全红了，像挂着一树珊瑚。照常
规，收枣是用杆子打下来，在地下拣。祖母却对我说：“你
能上树，一个个地摘，不落地的枣能做醉枣，好吃着呢！”
  听说好吃，我三步五步就爬上了树。摘满口袋，递给在
树下等着的祖母和姑姑。一袋一袋，直到祖母吆喝：“够
了，再摘瓶子盛不了啦！”我这才从树上跳下来。
  姑姑把枣洗净，放到背阴处晾干。祖母搬出一个大粗瓷
瓶，倒上一大杯酒，滚动瓷瓶，让酒在瓶壁上沾匀，把枣子
轻轻地放进去。再用洗净晒干的猪膀胱把口封严，放在了墙
角里。
  我常看那个大瓶，也常问祖母什么时候敞开吃。祖母就
一句话：到过年那天。好不容易靠到过年，年夜饭摆上，祖
母才去搬出那个大瓷瓶，放到方桌上。盖头一揭，香气扑面
而来。有酒香，但比酒香更浓郁；是枣香，又比枣香更丰
富。醉枣放在碗里，灰黄的灯光下，一个个圆润锃亮，似乎
比在树上还精神。我忙不迭地抓了一把，咬一口，脆、甜、
香。那脆，与刚下树时一般无二；那甜，含了一些酒的香；
那香，又蕴了枣子的甜。是一种什么味道？想不出什么可以
比拟，只能说它是醉枣特有的味道。在鞭炮噼啪里，嚼几枚
醉枣，真是一种福气啊！
  七十年过去，还如同刚刚嚼过。
  后来，那棵枣树没了。三十年前祖母归天，如今姑姑也
已与祖母相聚，醉枣只能在记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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